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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这个新石器时代的玉圭

是我文章中非常重要的例子。这

个玉圭，后来乾隆皇帝为其题字

而变得意义非凡，即原来在生产

过程中并没有特定意义的物品 /

艺术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

了奇妙的变化，改变了意义。我

对人类学家伊戈尔·科普托夫所

说的“物体的传记”很感兴趣，

这意味着，事物和人类一样，也

有生活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

通过学术研究，能够确定艺术品

意义变化的整个范围。我不认为

时间太过久远的历史我们就无法

研究，就像新石器时代，我们照

样有办法。不过我也认为，人们

对一个艺术品的认识在历史过

程中会发生变化，这些后来人

的看法会深刻影响我们的认识和

判断——这一点在中国也不足为

奇。这里还有个欧洲艺术的例子：

现在我们知道，古希腊和古罗马

大理石雕塑最初的色彩是很鲜艳

的，但是如今当我们一想到古希

腊和古罗马时，我们头脑中的第

一反应还是白色的大理石（就像

电影《角斗士》中，我们看到的

都是白色大理石）。

皇家与文人

《新民周刊》：明代藩王，

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研究题目，您

之前都是研究江南文人，这次怎

么会开始关注皇家艺术，写这本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

的？

柯律格：一般的明代艺术研

究很难走出两个重点：一是宫廷，

二是江南文人墨客。很少有学者

走出这两大研究领域。

实际上，我过去的研究集中

在江南文人的艺术和社交，但明

代中国很大，我也一直想研究明

朝之外的世界，而你一旦走出江

南，就会碰到藩王。2007 年，

我开始研究藩王这个项目，一开

始主要是书面研究，从史料出发。

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官方史书中

很少有关于藩王的记载。后来

2009年我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

在山西、四川、湖北、山东等地

看了很多实物，许多新出土的在

西方还没有发表过的东西，特别

是湖北梁庄王墓出土的文物让我

非常震撼。以前多是在书面看材

料，现在看到那么多实物，真是

让我大开眼界。后来大英博物馆

举办的明朝梁庄王墓大展，正是

那次考察的结果。

我得特别感谢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的院文清教授。在湖

北，院文清教授带我去了湖北各

地，不仅给我看了我想要看到的

东西，还推荐给我许多我不知道

的东西，令我受益匪浅。他是楚

文化的专家，负责藩王墓的发

掘。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

曾写过一篇研究明朝金器餐具的

文章，但用的都是书面资料。那

一次考察，我见到了这么多金器

实物，是前所未有的，我非常兴

奋。这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信念。

当然，我并不是研究明代藩

王的学者。从 2000 年开始，已

经有不少人开始研究明朝藩王，

特别是中国四川、山西、湖北等

地的学者，他们研究了藩王与书

法、藩王与出版等学术问题，我

是受到他们的启发进行的研究。

《新民周刊》：藩王和宫廷

既相似，又不同，您觉得藩王的

艺术和宫廷艺术有何异同之处？

柯律格：藩王没有实权，他

们不能拥有军事武装，所以他们

有更多精力去关注文化，使得艺

术在他们的庇护下得到更好的发

展。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从

宋到元的宫廷收藏就到了他的手

上，他将部分藏品拿出来送给了

每个儿子。前人对于明代皇室诸

王的看法，基本上认为他们在永

乐朝以后，在政治、军事领域的

话语权有限，成为了国家某种程

度上的“寄食者”。我不这样看，

我认为纵然在某些领域诸王的权

力受到了限制，但他们在学术交

流和文化生产方面助力甚多，而

在国家礼仪仪式中则具备着重要

的象征意义。

当然，藩王和皇帝兄弟的关

系往往很紧张，皇帝对他们总是

很提防，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难

以施展拳脚，但这更使得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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